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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人
民
日
報
︾
出
版
社
資
深
編
輯
陳
志
明
先
生
說

要
出
版
我
的
作
品
，
特
別
是
關
於
我
過
去
寫
的
作
家

評
介
、
訪
問
、
印
象
等
作
品
，
還
包
括
別
人
寫
我
和

訪
問
我
的
文
章
的
匯
編
。

近
二
十
年
，
工
作
、
生
活
兩
奔
波
，
我
自
己
抽
身
不
暇

整
理
，
只
好
把
之
前
上
海
同
濟
大
學
喻
大
翔
教
授
主
編
的

︽
跟
彥
火
走
那
一
程
山
水
︾︵
香
港
大
山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
，
二
○
一
○
年
︶
及
過
去
在
香
港
、
台
灣
、
海
外
出
版

過
的
書
籍
和
發
表
過
的
文
章
，
便
一
古
腦
兒
寄
奉
陳
志
明

兄
，
請
他
代
為
梳
理
並
分
門
別
類
。

我
這
樣
做
，
有
點
強
人
所
難
，
但
陳
志
明
兄
是
古
道
熱

腸
的
人
，
二
話
沒
說
，
經
過
近
半
年
的
努
力
，
竟
然
給
他

整
理
匯
編
出
三
本
厚
厚
的
單
行
本
出
來
。

第
一
本
︽
永
恆
流
動
的
情
感—
—

說
潘
耀
明
︵
彥
火
︶

那
一
程
山
水
︾，
他
在
香
港
版
的
基
礎
上
，
還
增
加
了
多
年

前
吉
林
衛
視
訪
問
我
的
材
料
︵
一
百
個
作
家
回
家
系
列
︶，

內
容
比
香
港
版
更
豐
富
、
更
充
實
，
令
人
感
動
。

至
於
我
訪
問
當
代
作
家
的
部
分
，
由
於
時
間
關
係
，
我

只
好
保
持
原
貌
，
在
出
版
前
也
沒
有
增
訂
，
只
是
通
讀
了

校
稿
，
反
而
覺
得
﹁
有
點
反
璞
歸
真
﹂。

當
年
我
做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研
究
，
是
受
到
報
館
前
輩
曹

聚
仁
先
生
的
鼓
勵
︵
當
時
我
還
是
毛
頭
小
子
，
在
一
家
香

港
午
報
當
記
者
和
編
輯
︶。
七
十
年
代
末
沒
有
電
腦
，
連
影

印
機
也
不
普
遍
，
我
只
好
通
過
閱
讀
、
做
札
記
、
剪
報
和

跑
圖
書
館
積
累
作
家
的
資
料
。
我
在
家
中
客
廳
三
邊
牆
做

了
通
頂
的
大
櫃
，
每
個
大
櫃
有
許
多
抽
屜
，
活
像
中
藥
舖

置
放
不
同
中
藥
材
的
一
格
格
抽
屜
，
把
不
同
作
家
的
資
料

放
在
分
門
別
類
、
貼
上
作
家
名
字
標
籤
的
抽
屜
，
一
個
作

家
一
格
，
琳
瑯
滿
目
。

整
理
作
家
訪
問
的
錄
音
十
分
繁
瑣
而
費
力
氣
，
所
以
在

這
裡
我
要
特
別
感
謝
我
的
前
妻—

—

顏
惠
貞
女
士
，
她
為
此

做
了
大
量
的
錄
音
整
理
的
工
作
。
我
於
二
十
多
年
前
出
版

的
︽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風
貌
︾，
與
她
的
支
持
是
分
不
開
的
。

︽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風
貌
︾
出
版
後
，
反
應
出
奇
得
好
。

那
是
在
文
革
後
，
一
大
批
消
失
十
多
年
的
作
家
出
土
了
，

他
們
包
括
巴
金
、
茅
盾
、
艾
青
、
俞
平
伯
、
葉
聖
陶
、
蕭

軍
、
端
木
蕻
良
、
王
蒙
、
卞
之
琳
等
等
。
也
許
在
八
十
年

代
初
，
還
沒
有
人
有
機
會
直
接
訪
問
當
代
作
家
，
和
與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交
往
並
訂
正
坊
間
謬
誤
的
資
料
，
也
可
以
說

我
是
佔
了
時
間
的
便
宜
。

這
本
書
分
別
出
版
了
香
港
版
、
台
灣
版
，
後
來
韓
國
的

漢
學
家
朴
在
淵
教
授
還
把
它
翻
譯
成
韓
文
，
為
聖
心
女
子

大
學
社
出
版
，
編
入
該
大
學
的
﹁
當
代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
作
為
教
學
的
輔
導
材
料
。

︽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風
貌
︾
出
版
後
，
我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參
加
美
國
愛
荷
華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之
後
並
在
紐
約
大
學

進
修
，
因
利
乘
便
，
還
訪
問
了
包
括
台
灣
、
海
外
華
人
作

家
，
並
以
﹁
中
國
會
產
生
偉
大
的
作
家
嗎
？
﹂
為
題
，
徵

詢
了
海
外
多
位
知
名
學
者
、
作
家
的
意
見
，
論
者
認
為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

﹁
歷
史
上
都
寫

魂
，
指
示

將
來
的
生
命
。
﹂
魯
迅

說
的
是
一
國
大
歷
史
觀
。
今
天
重
讀
這
些
文
章
，
作
為
文

化
人
、
作
家
的
一
個
歷
史
階
段
，
也
許
還
有
一
點
史
料
價

值
，
因
為
其
中
不
少
作
家
已
故
去
了
，
賸
下
的
作
家
，
有

些
已
不
再
創
作
，
有
些
也
進
了
壯
年
或
老
年
期
，
此
時
此

刻
讀
來
，
﹁
就
像
和
每
位
作
家
晤
談
一
室
之
內
，
如
聞
其

聲
，
如
見
其
人
。
﹂︵
已
故
翻
譯
家
錢
歌
川
語
︶

︽
人
民
日
報
︾
出
版
社
出
版
筆
者
這
三
本
書
，
首
先
要

感
謝
陳
志
明
兄
的
誠
意
，
還
有
我
的
助
手
彭
潔
明
小
姐
為

此
做
了
不
少
校
訂
工
作
，
在
此
一
併
致
謝
。

當
年
阿
杜
亦
順
攬
國
人
同
胞
大
江
大

海
之
潮
，
先
後
移
民
過
新
加
坡
和
加
拿

大
，
而
那
時
香
港
影
視
界
也
因
應
九
七

心
理
而
紛
外
移
者
甚
眾
，
最
多
人
他
鄉

另
闢
家
園
的
是
加
拿
大
，
阿
杜
一
家
是
﹁
加

東
幫
﹂，
一
九
九
三
年
在
多
倫
多
七
號
公
路
區

唐
人
聚
居
點
買
了
獨
立
三
層
房
子
居
住
，
女

兒
入
讀
多
倫
多
大
學
，
阿
杜
每
日
在
當
地

﹁
市
場
中
心
﹂
商
場
飲
早
茶
、
看
當
地
華
文
報

︽
明
報
︾
和
︽
世
界
日
報
︾，
常
在
該
中
心
商

場
活
動
中
看
到
影
視
界
好
友
潘
宗
明
、
湯
正

川
、
苗
可
秀
、
江
雪
、
吳
惠
玲
、
許
榮
珠

︵
後
二
人
為
商
台
前
紅D

J

︶
等
，
本
人
則
在

該
商
場
附
設
新
﹁
嘉
禾
影
院
﹂
上
班
，
及
至

九
七
年
後
女
兒
在
加
讀
完
大
學
，
又
轉
往
日

本
讀
女
子
大
學
，
我
們
夫
婦
也
順
應
潮
流
賣

屋
東
回
香
港
了
。

那
時
赴
加
移
居
之
香
港
影
視
界
成
行
成

市
，
更
多
人
定
居
的
是
西
岸
溫
哥
華
一
帶
之

﹁
加
西
幫
﹂，
如
謝
賢
、
狄
波
拉
一
家
、
石
修

一
家
、
姜
大
衛
、
秦
沛
、
岳
華
、
恬
妮
；
歌

星
劉
鳳
屏
、
關
菊
英
、
鄺
美
雲
及
電
視
人
黃

淑
儀
等
等
，
阿
杜
每
次
由
多
倫
多
回
港
述

職
，
必
飛
經
溫
哥
華
停
一
停
，
岳
華
、
黃
淑

儀
等
影
視
好
友
必
聯
袂
請
阿
杜
喝
一
頓
中
國

茶
，
成
了
例
牌
之
聚
，
可
是
後
來
漸
漸
各
人

都
﹁
歸
去
來
兮
﹂
又
打
點
行
裝
返
港
，
移
民

潮
由
此
遏
止
，
如
今
不
單
止
不
再
﹁
大
江
大

海
﹂
外
移
，
甚
至
不
少
友
好
北
奔
返
回
祖
國

去
，
在
北
京
、
上
海
買
屋
定
居
謀
生
了
，
香

港
電
影
也
北
歸
，
這
些
人
當
然
也
隨
流
而

﹁
歸
﹂
啦
。

俗
諺
云
：
﹁
上
屋
搬
下
屋
，
唔
見
一
籮

穀
。
﹂
我
們
如
此
的
東
國
移
西
國
，
不
見
和

損
失
了
多
少
？
真
的
罄
竹
難
書
。
其
實
中
華

兒
女
和
各
民
族
一
樣
，
都
是
落
葉
歸
根
熱
戀

家
鄉
的
。

以
本
人
為
例
，
早
年
代
生
於
廣
州
，
父
親

曾
是
南
粵
首
席
糧
商
，
家
住
東
山
大
宅
，
幼

讀
貴
族
式
嶺
南
培
正
小
學
，
如
非
戰
爭
內

亂
，
想
一
生
也
會
在
廣
州
成
長
，
誰
想
到
十

數
年
間
父
母
家
長
散
亡
，
自
小
成
浪
中
孤

兒
，
十
八
歲
起
赴
港
獨
立
謀
生
，
及
後
﹁
行

船
﹂
航
海
又
偷
渡
上
美
國
做
黑
工
數
年
，
再

回
港
任
記
者
宣
傳
，
躋
身
娛
圈
傳
媒
界
，
偶

夢
中
憶
舊
，
曾
在
新
加
坡
、
南
非
、
美
國
坐

過
牢
入
過
獄⋯

⋯

頁
頁
往
事
猶
如
夢
幻
，
有

時
無
聊
，
苦
笑
自
慰
，
在
下
生
於
如
此
年

代
，
也
算
是
不
負
此
生
，
沒
有
虛
度
年
華

了
。

︽
世
說
新
語
︾
裡
有
一
個

故
事
，
說
天
上
忽
然
下
起
雪

來
，
﹁
公
欣
然
曰
：
﹃
白
雪

紛
紛
何
所
似
？
﹄
兄
子
胡
兒

曰
：
﹃
撒
鹽
空
中
差
可
擬
﹄。
﹂
用

鹽
來
比
喻
白
雪
，
蘇
東
坡
在
︽
雪

後
書
北
台
壁
︾
詩
中
也
說
：
﹁
但

覺
衾
裯
如
潑
水
，
不
知
庭
院
已
撒

鹽
。
﹂

鹽
是
美
的
，
大
量
的
鹽
撒
到
地

上
，
仿
似
雪
下
到
地
上
，
也
很
美

吧
？
這
次
搶
購
食
鹽
事
件
中
，
據

說
有
人
一
次
買
了
可
以
吃
幾
十
年

的
鹽
。
看
來
，
退
不
了
貨
的
話
，

可
以
拿
來
在
夏
天
撒
到
地
上
，
作

雪
來
欣
賞
了
。

鹽
在
世
上
有
多
少
種
？
光
說
中

國
古
代
吧
，
︽
禮
記
︾
就
說
過
：

﹁
掌
鹽
之
政
令
，
以
共
百
事
之
鹽
。

祭
祀
共
其
苦
鹽
、
散
鹽
，
賓
客
共

其
形
鹽
、
散
鹽
，
王
之
膳
羞
共
飴

鹽
。
﹂
在
︽
禮
記
︾
記
載
的
那
個

年
代
，
鹽
便
知
道
起
碼
有
四
種

了
，
其
中
的
苦
鹽
是
由
池
鹽
煉
製

而
成
，
鹹
得
來
帶
苦
。

如
今
更
多
了
，
到
超
市
看
看
，

就
可
以
看
到
美
國
鹽
湖
城
的
湖

鹽
，
以
及
撒
在
地
上
不
會
像
雪
的

西
班
牙
岩
鹽—

—

那
是
帶
點
紅
色

的
。中

國
的
井
鹽
產
地
遍
佈
四
川
、

重
慶
、
雲
南
、
江
西
等
地
，
而
岩

鹽
在
西
南
高
地
的
新
疆
和
西
藏
更

是
豐
富
。

美
國
曾
有
資
料
顯
示
，
全
世
界

的
鹽
產
量
多
達
六
乘
上
十
的
八
次

方
億
噸
，
其
中
礦
鹽
岩
鹽
等
約
佔

有
三
分
一
。
如
果
把
海
水
中
的
鹽

都
提
煉
出
來
，
鋪
在
中
國
，
中
國

的
地
面
就
可
以
高
出
二
千
四
百

米
，
人
人
都
住
在
高
地
了
。

所
以
，
鹽
需
要
搶
購
嗎
？

作
為
香
港
最
重
要
的
獨
立
短
片
基

地
，ifva

早
已
成
為
一
不
可
代
替
的
品

牌
，
只
不
過
要
得
到
更
廣
泛
程
度
的
注

目
，
把
對
文
化
沒
有
多
大
興
趣
又
或
是

從
不
關
心
的
街
外
人
，
盡
量
嘗
試
吸
引
他
們

的
注
意
，
那
麼
更
積
極
進
取
的
噱
頭
實
在
無

可
避
免
。
而
今
次
與7-11

合
作
而
拍
成
一
系

列
的
短
片
，
我
認
為
正
好
屬
不
俗
的
嘗
試
，

最
少
可
令
年
輕
人
對
品
牌
互
動
的
連
結
趣
味

因
而
提
升
。

今
次
的7-11

短
片
計
劃
，
邀
請
了
不
同
的
本

地
新
導
演
參
與
，
包
括
麥
曦
茵
、
郭
臻
、
黃

精
甫
、
崔
允
信
、
崔
嘉
曦
、
陳
子
蕙
及
蘇
敏

怡
七
人
。
其
中
崔
嘉
曦
及
蘇
敏
怡
的
兩
片
為

動
畫
。
這
種
與
商
業
品
牌
合
作
的
產
物
，
大

家
當
然
心
知
肚
明
，
或
多
或
少
都
帶
宣
傳
的

﹁
廣
告
﹂
成
分
，
不
過
作
為
﹁
軟
性
廣
告
﹂
的

影
像
鍛
煉
，
其
實
對
導
演
而
言
也
是
一
次
不

俗
的
練
習—

—

如
何
言
簡
意
賅
一
矢
中
的
完

成
任
務
，
絕
對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麥
曦
茵
的
︽E

leven
to
Seven

︾
及
黃
精
甫

︽7-11

勝
在
有JE

N
N
Y

︾
最
接
受
對
倒
的
變
奏

—
—

兩
者
均
繫
於
誰
留
意
別
人
的
關
心
，
誰

就
成
為
表
白
者
，
只
不
過
男
女
的
角
色
互
易

而
已
。
前
者
是
女
顧
客
留
意
到
男
職
員
的
心

細
如
塵
︵
把
膠
布
放
在
百
力
滋
架
旁
，
因
為

她
喜
歡
買
百
力
滋
︶
；
後
者
是
男
顧
客
留
意

到
女
職
員
安
慰
他
失
戀
的
﹁
免
費
安
排
﹂。
同

樣
借
愛
情
故
事
的
包
裝
，
為7-11

建
立
出
一

重
為
顧
客
貼
身
設
想
的
幻
象
來
，
這
正
是
軟

性
推
銷
的
功
能
所
在
。
反
過
來
郭
臻
大
同
小

異
建
構
出
來
的
︽Single

Serving
Friends

︾
便

擱
下
了
以
上
的
前
設
，
僅
集
中
在
一
段
未
曾

發
生
的
來
往
關
係
上
。

當
然
，
個
人
最
偏
愛
的
則
屬
︽T

aste
the

L
ife

︾，
崔
嘉
曦
不
求
深
意
，
純
粹
從
動
畫
影

像
上
去
技
術
擊
倒
觀
眾
。
一
艘
在
海
上
漂
流

的7-11

船
，
單
從
名
目
上
已
足
以
喚
起
甚
多

可
能
想
像
。
而
導
演
更
把
思
樂
冰
變
成
吧
桌

上
的
飲
品
，
職
員
則
成
了
酒
吧—

—

一
切
都

與
動
畫
建
構
出
來
的
奇
異
空
間
極
為
吻
合
。

對
我
來
說
，
除
了
時
間
稍
長
外
，
那
幾
近
屬

可
以
在
電
視
台
直
接
播
放
的
廣
告
了
。

7-11創意短片

離
開
校
園
多
年
，
加
上
兒
子
又
在
學
習

環
境
較
輕
鬆
的
加
拿
大
讀
書
，
天
命
早
已

對
﹁
考
試
﹂
兩
字
遺
忘
得
一
乾
二
淨
。
不

過
，
早
近
剛
好
和
擁
有
兩
名
子
女
的
朋
友

吃
飯
，
閒
聊
之
間
得
知
原
來
他
正
為
即
將
於
這

幾
星
期
間
面
對
高
考
的
兒
子
而
憂
心
忡
忡
，
作

為
旁
觀
者
的
我
只
能
慨
嘆
一
句
﹁
可
憐
天
下
父

母
心
﹂。

如
何
能
用
玄
學
去
看
出
子
女
們
考
試
會
否
順

利
呢
？
基
本
上
，
額
反
映
了
一
個
人
的
讀
書
運

及
少
年
運
，
故
額
生
得
高
、
飽
滿
兼
廣
闊
的

話
，
其
人
不
但
頭
腦
好
，
少
年
運
氣
也
特
好
，

讀
書
自
然
不
成
問
題
。

相
反
，
額
低
者
分
析
能
力
較
差
，
同
時
亦
代

表
較
早
出
來
社
會
工
作
，
讀
書
自
然
較
難
有
好

成
績
。
額
窄
者
則
少
年
時
難
得
貴
人
相
助
，
套

用
在
學
生
身
上
，
便
是
受
老
師
眷
顧
或
遇
上
良

師
的
機
會
較
低
，
學
習
難
免
事
倍
功
半
。
另

外
，
額
凹
陷
、
突
出
及
向
後
斜
亦
代
表
頭
腦
不

佳
及
少
年
運
氣
差
，
讀
書
及
考
試
的
波
折
自
然

亦
會
較
多
。

若
想
知
道
子
女
考
試
當
日
的
運
勢
如
何
，
應

從
觀
察
他
們
當
日
的
氣
色
入
手
。
不
過
看
氣
色

堪
稱
是
相
學
中
最
難
學
但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技

術
，
在
此
姑
且
作
簡
短
的
分
享
，
各
位
不
妨
再

自
行
研
究
及
練
習
：
觀
氣
色
的
最
佳
時
機
，
乃

是
起
床
後
的
第
一
刻
，
皆
因
那
時
的
氣
色
還
未

受
到
任
何
情
緒
或
外
界
污
染
，
最
能
準
確
反
映

運
勢
，
以
顏
色
而
論
，
泛
黃
、
紫
或
紅
的
氣
色

色
澤
代
表
考
試
順
利
，
相
反
，
白
、
青
及
暗
黑

的
色
澤
則
意
味
運
勢
稍
遜
，
勿
對
當
日
的
考
試

表
現
期
望
太
高
。

最
後
，
閣
下
若
想
在
這
兩
月
間
提
升
子
女
的

考
試
運
，
不
妨
在
家
中
西
南
方
的
文
曲
位
放
置

四
枝
水
種
富
貴
竹
或
四
枝
毛
筆
，
藉
地
運
的
作

用
令
子
女
頭
腦
靈
活
，
也
有
助
令
他
們
的
考
試

順
順
利
利
。

高考來了

2001年3月12日，舉世聞名的巴米揚大佛被塔利班
悍然炸毀，消息傳來，全球震驚！世人為巴米揚大佛
深感悲哀的那一陣，我剛好公務到樂山，因而隨之被
邀請前去瞻仰樂山大佛。
樂山大佛是深得俗緣的彌勒佛之摩崖石像，位於岷

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匯合處，負山臨水，坐東朝
西，雄踞於峨眉山東麓的凌雲山棲鸞峰上，佛身通高
達71米，佛頭長14.7米，頭寬10米，肩寬24米，耳長7
米，耳內可並立二人，腳背寬8.5米，可坐百餘人。
大佛設計奇特，佈局精巧，依山鑿就，渾然天成，

素有「佛是一座山」之譽；大佛雕刻細緻，線條流
暢，身軀比例勻稱，法相端莊，氣勢恢宏，充分體現
了唐文化的宏大氣派。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
大佛都堪稱世界之最。
1989年一位廣東遊客偶然發現，大佛之外還有一座

以烏尤山、凌雲山、龜城山聯體構成的巨形臥佛，那
是一尊天然大臥佛，佛身平躺仰臥，體長綿延1300多
米，而樂山大佛反倒變成了「臥佛」胸腋間那顆小小

的心臟了。
這樣，樂山大佛和天然臥佛便共同構成一道天下奇

觀：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
我是乘車先到山頂，然後小心翼翼沿 陡峭狹窄的

梯道，一步步下到大佛腳底去瞻仰大佛的。在那人擠
人的崎嶇台階上，我一邊緊緊抓住鐵索欄杆，一邊利
用此生再難重複的機會匆匆瀏覽，耳畔不時響起遊客
們歎為觀止的嘖嘖聲。當我下到底層，抬頭仰視這一
雄偉的宗教圖騰時，不禁震懾不已！人人噤聲之際，
我卻心頭轟然作響，心底油然生出一股強烈而巨大的
敬畏之情。而今想來，這樣的場景，或許足以令每一
位親歷者終生難忘。
樂山大佛在我國佛家夢寐以求的「五方五佛」格局

中位居西席，被尊為「西方大佛」。據介紹，大佛古
稱「彌勒大像」，又名「嘉定大佛」、「凌雲大佛」，
是佛教文化傳播的代表，是建築藝術在宗教領域的傑
作，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歷史饋贈全人類
的瑰寶，當然也是時代信仰、朝廷意志的產物。

大佛開鑿於唐玄宗開
元初年（西元713年）。
相傳，當時岷江、大渡
河、青衣江三江洶湧而
來，水流直衝凌雲山
腳，勢不可擋，洪水季
節驚濤駭浪，水勢更加

兇猛，過往船隻常觸壁粉碎。凌雲寺名僧海通見此甚
為不安，便萌發修造大佛之念：一可使石塊墜江減緩
水勢，二可借佛力鎮水。海通和尚竹杖芒靴，風餐露
宿，不遺餘力募集達20餘年，終於籌得一筆款項，時
逢地方一貪官前來索賄，海通怒斥道：「目可自剜，
佛財難得！」遂「自抉其目，捧盤致之」。海通去世
後，劍南川西節度使韋皋，徵集工匠，繼續開鑿，朝
廷也詔賜鹽麻稅款予以資助，至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西元803年）方告完成，前後經歷玄宗、肅宗、代
宗、德宗四代皇帝，歷時90年。
導遊的介紹令我讚歎不已，遊客們更是議論紛紛：

如此一個近乎百年的「佛文化跨世紀工程」，如果是
人心不古，銅臭瀰漫，如果是政績當頭，貪墨成風，
如果是「一個師傅一個法」、「新官不理舊政」，早就
成爛尾佛了！
大佛建有一套設計巧妙，隱而不見的排水系統，對

大佛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保護作用。大佛頭部的18層螺
髻中，第4層、第9層和第18層各有一條橫向排水溝，

遠望看不出。衣領和衣紋皺
折也有排水溝，正胸向左側
也有水溝與右臂後側水溝相
連。兩耳背後靠山崖處，有
洞穴左右相通；胸部背側兩
端各有一洞，但互未鑿通，
孔壁濕潤，底部積水，洞口
不斷有水淌出，因而大佛胸
部約有2米寬的浸水帶。這些
水溝和洞穴，組成了科學的
排水、隔濕和通風系統，防
止了大佛的侵蝕性風化。
此外，為免遭日曬雨淋，

在唐代還曾建有樓閣對大佛
進行覆蓋保護，後朽毀，宋

代又重建並取名「天寧閣」。
導遊指 大佛底座的南北兩壁介紹說，那裡還有唐

代石刻造像90餘龕，其中亦不乏佳作。
大佛頭部的右後方，便是建於唐代的凌雲寺（即俗

稱的大佛寺），寺內有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等
一班格式化建築群。
大佛問世之後，千百年來除雨雪風霜等大自然的侵

襲外，還曾幾度在戰亂中險遭滅頂之災：
明朝末年，宋代建起的樓閣毀於一場兵燹，如今只

有樁礎、撐架的鑿痕依稀尚存；
1917年，川、滇軍閥爭奪地盤，在樂山隔江開戰，

大佛面部為炮彈所擊，落下纍纍傷痕；
1925年，樂山駐軍在大佛壩架起槍炮，正對大佛當

炮靶，一時間佛像前炮聲隆隆，硝煙瀰漫，大佛不幸
「掛花」；

抗戰時期， 樂山城遭日軍數十架飛機狂轟濫炸，
城內一片火海，而不過一箭之遙的大佛卻幸虧有一身
「綠裝」掩蔽，方才躲過一劫，否則定然粉身碎骨；

1967年「文革」初期，大佛被目為「四舊」，一幫
造反派在瘋狂砸爛凌雲寺的佛雕神龕之後，企圖用炸
藥叫大佛「腦袋搬家」，虧得當時許多民眾出面阻
擋，加之大佛實在龐大， 炸藥難以安放，這才悻悻
作罷。
導遊無限感慨地說，樂山大佛雖歷盡滄桑，但比起

巴米揚大佛來還算是萬幸的，因為它畢竟倖存了下
來。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已先後6次對大佛進行
過修繕，預計今年將投資數百萬元進行第7次。根據
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遴選標準，樂山大佛已於1996年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導遊的解說和感歎很容易令人浮想聯翩。眼前的巍

巍大佛和身後的滔滔大江，讓我想到我們這樣一個民
族：數千年來，在滾滾而去的歷史長河中，她雖內憂
外患不斷，卻最終昂首挺胸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
們這個九死一生的民族，與眼前這座大佛何其相似乃
爾！她歷經磨難卻矢志不渝，飽受屈辱卻心胸開闊，
備嘗艱辛卻普降甘霖，閱盡滄桑卻等閒富貴⋯⋯她，
何嘗又不是一座集合體的巍巍大佛？！
「凌雲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潺繞郭流。」也許，我

們在飽覽無限風光的時候，需要認真地靜默一下，應
該怎樣善待這座集合體的巍巍大佛了！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歸去來兮

彥　火

客聚

余
文
樂
無
故
飛
來
橫
禍
，
有
報
道
稱
﹁
Y
男
星
證

實
患
愛
滋
﹂
，
由
於
余
的
廣
東
話
英
文
拼
音
是

﹁Y
u

﹂，
余
文
樂
就
成
了
最
大
Y
男
星
嫌
疑
人
。
這
個

謠
言
非
同
小
可
，
余
文
樂
的
經
理
人
公
司
馬
上
出
嚴

正
聲
明
澄
清
，
並
宣
布
必
要
時
會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以
捍
衛

阿
樂
的
清
白
。

儘
管
如
此
，
阿
樂
到
台
灣
宣
傳
個
人
首
張
國
語
專
輯
時

仍
被
記
者
追
問
回
應
，
更
有
記
者
提
議
他
效
法
台
灣
天
王

羅
志
祥
早
前
被
傳
患
上
性
病
，
馬
上
去
驗
身
，
並
出
示
報

告
，
以
證
沒
惹
性
病
，
阿
樂
的
回
覆
是
：
﹁
不
會
給
人
牽

鼻
子
走
。
﹂

百
分
百
支
持
阿
樂
的
態
度
，
今
日
被
傳
愛
滋
去
驗
血
，

明
日
傳
有
腦
瘤
去
照
腦
，
後
日
傳
患
胃
癌
去
驗
胃
，
難
道

三
天
後
傳
不
育
，
便
馬
上
生
個
寶
寶
出
來
嗎
？
那
就
變
了

黑
心
傳
媒
的
寵
物
馬
騮
，
黑
心
傳
媒
要
谷
銷
量
、
要
譁
眾

取
寵
便
閉
門
造
車
亂
寫
一
通
，
寵
物
馬
騮
又
被
指
揮
出
場

做
場
馬
騮
戲
，
往
找
醫
生
驗
乜
驗
物
，
發
出
嚴
正
聲
明
是

最
正
確
和
得
體
的
做
法
。

覺
得
反
智
的
是
，
周
刊
傳
Y
男
星
患
愛
滋
，
大
家
就
傾

斜
式
只
追
問
藝
人
，
要
藝
人
證
明
沒
惹
愛
滋
，
為
何
不
追

問
始
作
俑
者
的
周
刊
有
甚
麼
真
憑
實
據
？
周
刊
就
可
信
了

嗎
？以

今
時
今
日
傳
媒
之
辣
手
、
有
風
駛
盡
巾里
，
如
果
真
的

知
道
是
某
某
某
及
有
證
據
在
手
，
又
怎
會
厚
道
得
只
用
字

母
做
代
號
，
肯
定
連
名
帶
姓
大
字
標
題
登
出
來
。

該
周
刊
指
患
愛
滋
Y
男
星
引
起
娛
樂
圈
恐
慌
，
稱
藝
人

們
都
擔
心
會
與
Y
男
星
做
對
手
戲
，
絕
對
是
歧
視
的
行

為
。
在
大
家
呼
籲
勿
歧
視
愛
滋
病
人
的
今
天
，
周
刊
的
說

法
顯
得
落
後
、
腦
殘
，
又
有
抹
黑
所
有
藝
人
都
歧
視
愛
滋

病
之
嫌
，
演
藝
人
應
齊
聲
聲
討
這
本
周
刊
。

每
次
看
到
報
道
用
字
母
做
代
號
，
便
無
名
火
起
，
不
敢

點
名
報
道
完
全
是
卸
責
的
行
為
，
等
如
無
賴
地
說
：
﹁
我

冇
指
明
是
某
某
某
，
不
過
是
大
家
都
覺
得
是
他
而
已
。
﹂

以
逃
避
法
律
責
任
。

另
外
，
會
叫
我
火
起
的
是
，
有
些
藝
人
爆
料
時
也
愛
隱

隱
晦
晦
不
開
名
，
結
果
便
禍
及
無
辜
。
記
住
，
要
嘛
不

講
，
要
講
便
開
名
，
對
大
家
都
公
道
。

誰患愛滋？拿出證據來！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鹽

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阿　杜

有道

──「樂山大佛」瞻仰記

■ 樂山大佛。 網上圖片 ■ 天然大臥佛。 網上圖片


